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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魈怒吼咆哮着扑上

来，而叶萧丝毫没有退缩，
他的目光透过雨幕直视前
方。死亡的獠牙离叶萧的咽
喉只有十几厘米———

车上的人都在尖叫。
“铛！”就像金属之间的碰
撞，叶萧手中的铁棍，准确

地砸在了山魈的头顶。而山
魈钢铁般的爪子，则从他的
胸口划过。T恤破了一道口
子，隐隐有鲜血渗出来。但
叶萧仍牢牢地站在原地，后
退的是凶猛的山魈。

虽然头顶遭了重重一击，

可对它来说却只是挠痒痒而
已。山魈第二次攻击更加迅
速，整个身体高高跃到空中，
两只铁爪直指叶萧双眼。

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应对

了，叶萧只能举起铁棍横在
自己头上。就当那铁爪即将
抓破他的眼珠时，眼前闪过
一道光，随即山魈一声惨叫，
这个怪物便摔倒在地上。

叶萧大口喘起了粗气，
再看身边是那摄影师，他的

斧头上沾着几丝血迹。原来
是摄影师的斧头救了他的
命。现在，叶萧、孙子楚和摄
影师三人并排站在一起，铁
棍、斧子、镰刀各司其职，构
成了一个兵器阵。他们一步
步向野兽逼近，而山魈的前

爪已中了一斧，鲜血正随着

雨水淋漓而出。
路面上已满是鲜血了，山

魈似乎支持不住，只能绝望地
仰天长啸一声，整个山谷中都
充满了它的悲鸣。它在为自己
的孩子哭泣，也在为无法复仇
而叹息。此刻它只能暂且后退
了，但它还会回来的。

孙子楚终于松了一口

气，手中的镰刀也掉到地
上。车上则是一片掌声，大家
都在为他们的勇敢而叫好。
叶萧和摄影师互相拍了拍肩
膀，其实背后全都是冷汗了。
他们又向车上关照了几句：
“我们现在去前面探路，你们

千万不要随便出来走动，必须
要等到我们回来！”说罢，三个
男人手里端着“武器”，顶着
大雨向前面的山路走去。

摄影师拍拍叶萧的胸口
说：“你这里的伤要紧吗？”
“只是被抓破了点皮，

没事的。”当警察受伤是家
常便饭，叶萧也确实没感到
什么，他倒是对这个长头发
的摄影师很感兴趣，“谢谢
你。你刚才的斧头救了我的
命，要不然我就成了一具没
有眼睛的尸体了。”

摄影师潇洒地大笑起
来：“呵呵，小事一桩。”
“我叫叶萧，你呢？”
“我叫钱莫争，平时四海

为家，拍几张照片糊口饭吃。”
“钱莫争？”孙子楚终

于忍不住插话了，“莫争钱？

真是好名字啊。”
三个男人一路说笑着走

出几百米，在曲折的山路上转
过几道弯，突然发现眼前横亘
着一座大山———无数的石头
和泥土，像建筑材料堆积在路
上，随着大雨变成数条小溪，
山上还不断有碎石滚落。
“泥石流！”摄影师钱

莫争大喊道，他走过全世界
很多地方，当然也看到过这
种自然灾害。通常是山区暴
雨时，容易引发这样的山洪
倾泻。这条道路就此被吞没
了，任何车辆都无法通过。

他们绝望地摇了摇头，
只能由原路折返了回来。当

三人回到旅游巴士时，司机
正披着雨衣检修撞坏的部
件。车上的人们全是期待的
目光，以为前方救援者就会
来到，但等来的却是坏消息。

忽然，车下响起一阵发
动机的声音，司机兴奋地跳

上车说：“汽车修好了！”
旅行团又是一阵欢呼，

仿佛绝境逢生。所有人都已
归心似箭，原路返回清迈是
他们唯一的选择。众人总算
吁出了一口气，今天的旅程
真是无比惊险，连兰那王陵

的影子都没看到，就险些自
己变成了殉葬品。所有人都
疲惫不堪，大多打起了瞌睡，

只有叶萧还紧盯着车窗外。
虽然，他想要努力看清车外
的路，眼皮却越来越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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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 9月，正是秋风

乍起的时候，刚从东北三省
讲武堂毕业的张学良，奉父
亲张作霖之命，统军前往吉
林和黑龙江两省剿匪。就在
他到达吉林市的当天下午，
张学良结识了正在这里唱
戏的谷瑞玉。他做梦也没想

到，这位萍水相逢的女友，
竟会让他整整痛苦了十年。

谷瑞玉，天津人。1904
年出生在天津附近的杨柳
青，自幼天资聪慧。谷氏曾是
礼义传家的名门望族，清光
绪年间家道中落，但在杨柳
青一带仍不失为大户人家。
民国年间谷瑞玉是一位既端

庄又有学识的女学生，少年
即因家贫而进入梨园学戏，
她先学天津大口落子 （评
剧），下关东后又改学皮黄
（京剧），是当时吉林地区一
位颇有名气的菊坛女名伶。

张学良来到吉林后，当

时的吉林督办公署盛情接
待。督军张作相亲自设宴为
其接风，当晚，还为他特别
安排了一场堂会戏。堂会上
最引人注目的女艺人就是
谷瑞玉。

张学良当时刚 20岁，

血气方刚，英武潇洒。谷瑞
玉当晚唱的京剧折子戏《打
面缸》和《麻姑献寿》，颇得
张学良的好感。他没想到偏

僻的吉林，竟有像谷瑞玉这
样杰出的女艺人。夜戏后公

署又设夜宴，席间坐在张学
良身边的正是堂会戏中挑
大梁的谷瑞玉。她生得身材
颀长，面庞俊雅，乌黑的发
辫把她满月般的面庞映衬
得娇媚动人。特别是她那明
亮的眸子，在暗夜里越发显

得幽深诱人。“姑娘贵姓，可
是东北人？”他对她最初的
印象甚好。

“我姓谷，叫瑞玉。”姑
娘温顺地笑笑，“我是吉林

万花戏班的花旦，早年在天
津跟李金顺和白玉霜学过大
口落子，后来下关东，又在吉
林搭班子唱京戏。当然，有时
候我还唱京韵大鼓。”
“哦，谷小姐原是天津

人！”张学良听了她的话，越
加对这飘泊在关东的女戏
伶发生兴趣，谷瑞玉坐在灯

影下，显得更加娇艳：“少帅
可知天津有个孙家班？几年
前我就在那里唱戏，后来成
兆才创建了‘庆春班'，我就
给花莲舫唱配角。后来，花
莲舫、李金顺、白玉霜和我
四人，在天津唱红了。都知

道有个小金玉，那就是我！”
“原来是小金玉？这么

说，谷小姐就是天津当年的
‘四大名旦’了？”张学良从
少年时就喜欢听戏，所以他
对天津的评剧花旦早有耳
闻。现在当他听了谷瑞玉的

话，顿有所悟地睁大了眼
睛。他这才发现谷瑞玉气质

清丽高雅。她谈吐又有分
寸，说她当年只是个被戏迷
们捧红了的配角而已，如果
说成了四大名旦，也是沾了
老师们的光。还说当年在天
津得了个四大名旦的雅号，
是因为她和老师白玉霜合

唱一出《十三姐进城》才一
炮走红的。

张学良听了姑娘一席
话，仿佛在陌生吉林忽然遇
上了知音。谷瑞玉也感到张
学良不像传闻中那样难以
接近，她告诉他自己的出

身：小时候家境贫寒，因住
在海河边上，乡下十年九

涝，13岁时就被卖给了天津
戏班子，14岁登台唱戏，15
岁已经唱红了，下关东时才
17岁。两人越谈越投机。

张学良见谷瑞玉说起戏

来竟头头是道，心里不由泛
起淡淡的感佩，又问起她为

何不在天津或北京登台，反
而来这偏僻的吉林闯世界？
谷瑞玉告诉张说，她下关东
原来是投奔其姐谷瑞馨，而
谷瑞馨则是当时吉林省税捐
局长鲍玉书（前吉林督军鲍
贵卿的侄儿，张学良胞姐张

首芳的夫兄）的妻子。这样
一谈，原来谷瑞玉与张学良
的胞姐还是远房亲戚，这一
夜的接触、娓娓的交谈把张、

谷两人的关系忽然拉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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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玲上班后心里不踏

实，一个陌生女孩睡在她
家，把这事悄悄地讲给要好
的同事小张听，竟不相信。
“胡诌什么？”小张嬉笑着
推了她一把，还摸摸她的额
头，“你没发烧吧？说梦话
呢。”宝玲没做争辩，天色阴

沉沉的，办公室里亮着灯，
宝玲的神情在灯影下显得
过于白皙，嘴唇没有血色，
一大堆事等着她去做。

矮个子部主任在门口喊
她，这个中年的秃顶男人，
穿着一套嫌大的棕色西服，

一双圆口布鞋，打了条刺眼
的嫩黄色领带，眼睛永远像
探照灯似的在年轻女人身
上照来射去，乐此不疲地占

这点视觉的便宜。宝玲走到
他面前时，被他上上下下打
量个够，才说：“宝玲啊，稿
子不行啊，得好好加工，总
编说，宝玲怎么弄的啊？一

个星期了，一篇稿子弄成这
样，不用心啊。”宝玲瞥见同
事都在瞟着自己，于是讪讪
地说：“总编不满意我就重
写，不过不能怪我，对方一

点也不配合，处处为难，我
也没办法。”

宝玲打开电脑想看看有
没有邮件，只见到几条推销
产品的广告，想给丈夫挂个
电话，犹豫一下又打消了念

头。小张贴在她身后耳语
道：“看不出吗？这个不要脸

的老男人在故意找你的茬，
别理他，他老婆是性冷淡，
据说卵巢动手术拿掉了。”
说着掩口而笑，在宝玲背脊
上拍了一巴掌。

快十点钟了，宝玲迟到
的事被部主任抓住了把柄，

以后有得小鞋穿，她把总编
交待的稿子逐字逐句看了一
遍，没觉得哪儿不好，鸡蛋里
挑骨头，说不定部主任假传
圣旨，他老婆性冷淡……

小张端了茶杯凑过来，
说：“你再跑一趟，糊糊他

们，这里我替你看着。”宝玲
点点头，但身体一动不动。
女孩睡在家里，现在想起好

生后悔，应该给丈夫挂个电
话。这时部主任又神鬼莫测地
出现了，酸酸地说：“宝玲啊，
动作快些啊，不然总编要刮我
的鼻子啊。”小张扮了个怪样
说：“总编刮你的鼻子，说明喜
欢你呀，换一个男总编就不刮

了，改成挨棍子了。”
同事都吃吃地窃笑。宝

玲站起来挎了包，说：“去了
去了，不会总让总编刮你的
鼻子。”

出了大厦的门厅发觉天

上飘起毛毛细雨，这是一个
倒霉的季节。宝玲迟疑着是
否返回办公室拿把雨伞，但

害怕再遇见部主任那张油
纸似的脸。宝玲对自己跑的

这个口子越来越厌倦，凶杀、
抢劫、偷情、盗窃，乱伦、卖

淫、贪污、腐败，一切与社会
与人性相悖的东西都袒露无
遗，是生活最阴暗的部分。

宝玲叫了辆出租车，想乘
机回一趟家，看看女孩的动静。

宝玲让司机把车开快
些。雨水密集起来，车玻璃

上积了白皑皑的雾气。临近
自己的小区时她蓦地感到
一阵恐惧，假如……她迅速
考虑了几种可能，有时候，
最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往往
最能成为事实。

宝玲请司机等一会儿：“我

马上下来，几分钟就行。”
宝玲飞快地登上几级台

阶，觉得喘息十分不均匀，
心跳得奔放。到了五楼家门
口，宝玲不由自主地蹑手蹑
脚起来，耳朵贴近防盗门倾
听屋里的声音，心中浮现出

异样的做贼心虚的感觉。里
面传来断断续续的说话声，
还伴有音乐声和脚步声，根
据这样的杂沓的声响判断，
似乎人数不少，像在开派对。
宝玲怀疑自己走错了地方，仔
细看看门牌，没错，她抬起胳

膊却不敢贸然敲门。楼道很安
静，安静极了，衬托之下屋里
的声音显得更清晰了，宝玲与
自己僵持了一会儿，呼吸越来
越急促，放弃吧。这是个正确
决定，至少，在目前情景下是
给自己的唯一合理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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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的羽林军接近颍川

时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由于持续不断接受昨天从
长社逃脱的残伤士兵，颍川
城竟然连城门也没关！

机不可失，曹操一马当先
直冲进城去。没发生多少像样
的战斗，羽林军便控制了全

城，十余万黄巾军的眷属、伤
兵做了曹操的俘虏。这一次曹
操没有再让士兵们过一把杀
人瘾，命令士兵释放所有战
俘，全体赶往长社的方向，于
是一支更大的人流泻向昨夜
黄巾军出征的路途。

只不过这一批是十余万
只毫无抵抗能力的绵羊，被五
千只饿狼驱赶着，走向自己的
亲人，哭喊之声震天动地，声
闻数里，这中间却没有一个人
意识到，他们将给前方自己的
子弟兵带去灭顶之灾！

汹涌如潮的黄巾军在一
条河边遭到了坚决的抵抗，
河虽不宽，却也无法涉水而
过，对岸箭石如雨，架桥的
士兵死伤惨重，河边的尸体
已堆成了又一道河堤。

波才气得暴跳如雷，严

令士卒不计伤亡冲过河去，
怎奈火无情水也无情，利箭
飞石更无情，抢渡的士兵面
对激流箭石前进不得，后退
更无活路，波才用鬼头大刀
组成了督战队，大多刀口已

砍得卷刃，上面滴流的全是
自家弟兄的鲜血，此境地便

真正是进是死，退也是死。
朱 的五千骑兵在接

到曹操已在颍川得手的消
息后出动了，士兵们一改初
战黄巾军时的怯懦，不计伤
亡地扑向黄巾军后方的辎
重车辆，仅一个冲锋便在黄
巾军辎重车队放起了大火，
虽然无风助势，但冲天的烈

焰浓烟使前面却步不前的
黄巾军更加混乱起来。

波才看到后方辎重被
毁，反而更激起了野性，命
令全军弓箭手分为前后两

个方向，不救辎重部队，防
住后方偷袭，全力渡河。“就
是用尸体填平这小河沟，也
要冲过河去！成败在此一
举，全军压上，停步不前者
斩！”应该说，波才的这个命
令是对的，事实也是如此，

皇甫嵩已经快坚持不住了，
自己的弓弩手、掷弹手已在
敌军箭雨中伤亡过半，步兵
已与少数抢过河来的黄巾
军展开了贴身肉搏。

快成功了！波才跨上了
战马，他也要亲率部众进行

最后的冲锋！突然，看不到边
的黄巾军的老弱妇孺越过了
还在燃烧着的辎重火线，蔓
延而来，伴随着他们的是撕
心裂肺、惊天动地的哭喊。

远方，曹操的五千羽林
军列开望不到两头的横队，看

不尽纵深，慢慢地挤压了过
来。从隐约的哭喊声传到波才

的耳朵那一刻起，从高坐在战
马上回头望见那滚滚而至的
黑线那一刻起，波才就明白，
完了，这一仗到此结束了。

颍川的十余万家小赶到
了战场，是被敌人驱赶着来
的，这仗还有办法打下去

么？他们的丈夫、儿子、兄
弟、父亲还有力量向前冲杀
么？再庞大的一支军队，只
要被抽走了脊梁，就成了任
人剥皮剔骨的躯壳。而那哭
喊而至的人们，就是这支起
义军的脊梁。

波才悲愤地长啸一声，
纵马向对岸冲去，后面没跟
来一人一骑，大家都转身奔
向了自己的亲人……波才不
是去冲锋，是去自杀，他不想
睁眼看到最后的结局。波才
这一最后的目的达到了，坐

骑趁着惯性踏着尸体冲上了
小河对岸，连人带马也同时
成了一只刺猬，据后来割他
的头颅的几个官军说：箭杆、
箭头密得无法下刀。

有人得到就有人失去，
造反的农民军失去的是生

命，皇甫嵩得到的是都乡侯
的爵位及左车骑将军的高
职；朱 经皇甫嵩力保被封

西乡侯并晋职镇贼中郎将；曹
操在又经历了几战后被保举
为济南相（相当于太守），达
到了他人生的第一个目标。


